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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齐鲁青青，千古东岳，万仞岩岩。
陟一天门北，仲尼留步，吴门白马，嘉靖碑言。

凤舞龙吟，剑侠长啸，我自扶摇盘上盘。
天梯挂，凌风吹欲坠，云里登攀。

极峰举日擎天，观金带夕霞白玉莲。
睥先朝坛祭，几番封礼，相卿天子，谁问饥寒？

志士仁人，盛德不已，惟把苍生刻峭峦。
归时路，耸石丹青字，国泰民安。

沁园春·登岳
——致敬唐代杜甫《五律·望岳》

□杨乐

2月10日，泰安日报社印刷厂原
党支部书记、高级政工师宁传琪仙逝，
享年88岁。

我在报社工作26年间三进印刷
厂，其中两次在宁书记领导下工作。

光阴如梭，往事如昨。我从部队
转业到报社工作时，报社刚从青年路
搬到金山路不久，员工多，宿舍少。我
和宁书记住社外，他在城南，我在城
西，家距报社都十多里地，交通工具都
是自行车。那时，我儿子10来岁，须
按时到城区上学。因为要送儿子，我
上班总是提前到岗。进报社门，常见
宁书记不紧不忙地打扫办公室内外卫
生。他家在泰山脚下的宁家结庄村，
距报社十三四里地，上班一路上坡，骑
自行车需半个多小时。这位中等身
材、微胖、年过半百，长年早上班、晚下
班的老同志令我肃然起敬。后来，我
听说他本可凭资历优先分到宿舍，只
是因为人多房少没要。

1990年，为扩大生产经营，报社
任命我到印刷厂任副厂长。报到时，
慈眉善目的宁书记握着我的手说：“欢
迎你来厂工作，发挥你的特长，多联系
印刷的活，为报社创收。”作为记者，我
在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珮云
到莱芜视察时，听市计生委主任说，城
乡急需易懂实用的计划生育方面的
书。我与宁书记汇报后，他马上跟我
说：“咱有进口轮转印刷机，自动化程

度高，印刷质量好、速度快，抓紧与他
们联系，策划印书。”一个月后，一本约
5万字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指南》在我
们厂开机印刷。当年，除泰安的育龄
妇女人手一册外，还有10万册被运往
济南。空前的印刷量，让整天在班上
忙碌的宁书记乐得合不拢嘴。年终，
宁书记报上级有关部门为我记功，而
日夜为厂操劳的他却连基层嘉奖都不
肯报。

在厂里，我曾受到宁书记两次直
接而又委婉的批评。有一次，我听说
他老伴儿因腰腿疼要去市中心医院看
病，便让司机开双排客货两用车去
接。但第二天上班后，司机说宁书记
和老伴儿没去医院。我觉得这事蹊
跷，就问宁书记：“嫂子的病咋好得那
么快？”他说：“不是我批评你，昨天你
派车帮了我的倒忙。司机走后，你嫂
子熊了我一顿，说我老宁没水平，用
公家车接老婆去看病。”爱说笑的宁
书记最后给我来了句方言：“夜儿头
晌午，老妈妈子让我用自行车驮她去
的医院。”

宁书记老伴儿一米七多，外号“大
个子”，进城看病的路又是上坡，说是
用自行车驮她去医院，倒不如说用自
行车推她去看病，一个“驮”字，满是汗
水。我跟宁书记开玩笑：“你和嫂子，
这叫先结婚后恋爱。”他叮嘱我，以后
再也不能为他动用厂里的车了。

还有一次，宁书记和厂长去外地
考察学习，下班时，厂里来了送货的半
挂车，60多个卷筒新闻纸，每个约500
公斤重。司机希望当晚卸货、当晚出
城，若次日上班后再卸，会耽误一天的
工夫。但此时已到了下班的点，卸车
人手不够。见我着急，办公室主任说，
仓库保管、叉车司机一会儿就到，误了
饭点就吃工作餐。当天气温零下十几
度。卸完纸后，招待所做好了工作餐，
是四盆热气腾腾的大锅菜。从不喝酒
的我要上酒。办公室主任说：“工作
餐，每人15元，超了标，书记、厂长回
来会批评。”我说：“超了从我工资里
扣。”至今我还记得，那晚我们喝了两
瓶泰山老窖酒，抽了一盒大鸡烟，多花
了十几元。几天后，宁书记找我谈话：

“我和厂长到外地学习，晚上你组织大
家安全、及时地卸完新闻纸……”我一
听就知道他想说工作餐超标的事，忙
说：“是办公室主任组织的，应该表扬
他。吃饭喝酒是我定的。”宁书记笑笑
说：“天冷，吃饭喝酒是小事，但喝了酒
上夜班容易出事故。”我忙作检查。后
来，他给我讲了许多规章制度外要注
意和如何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
事情。

……
宁传琪，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

位优秀的党务工作者。他永远活在我
心里。

宁传琪二三事
□赵家栋

每至岁末年初，夜幕如同一块巨
大的黑色绸缎，轻柔地覆盖大地，芝田
河附近便热闹起来。我怀揣着对新年
的憧憬和对烟火的期待来到这里。凛
冽的寒风如顽皮的孩童，肆意穿梭在
人群中，撩动人们的发丝和衣角，却无
法冷却那一颗颗炽热的心。空气中，
淡淡的硫黄味混合着新年的喜悦，编
织出一片梦幻之境。我裹紧棉衣，仰
望天空，目光中满是期待与欢喜。

“嗖——”一声尖锐的呼啸声划破
长空，如同流星赶月般，一道亮光直
窜云霄。紧接着，在一声震天动地的
巨响后，五彩斑斓的烟花在高空绽
放，似凤凰腾飞，将积攒了一年的美
丽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如梦幻星
辰，带着神秘而迷人的光芒降临人
间；像汹涌海浪，以排山倒海之势冲
击人们的视觉神经。红，是新春的祥
瑞，热烈而奔放，宛如燃烧的火焰，驱
散了冬日的阴霾；黄，是希望的曙光，
明亮而温暖，如同破晓时分的第一缕
阳光，照亮了前行的道路；蓝，是深邃
的梦境，神秘而宁静，仿佛静谧的海
洋深处，藏着无尽的宝藏；绿，是蓬勃
的生命，生机盎然，恰似春日里嫩绿
的新芽，孕育新的开始。这些绚丽的
色彩相互交织，似要将世间所有的美
好，都在这一瞬展现。

在烟火的映照下，孩子们如同脱
缰的小马驹，在人群中嬉笑奔跑，手中
紧紧握着烟花棒，眼中闪烁着对未知
世界的好奇与向往。他们的笑声清脆
响亮，如银铃般在夜空中回荡，那是童
年无忧无虑的欢畅；情侣们手牵着手，

深情凝望彼此，烟火的光芒在他们眼
中跳跃，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对方
深情的眼眸；老人们则静静地靠在一
旁，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容，一道道深
深的皱纹，如同岁月的刻痕，记录着往
昔的风雨沧桑和此刻的幸福安宁。人
们眼中满是对岁月的感恩和对新年的
期许，每一道目光都饱含着生活的智
慧和沉淀。我伸出手，试图抓住那转
瞬即逝的“流星”，可它一点不给面子，
眨眼的工夫便消散在天际。

烟火的魅力，不仅在于其瞬间的
绚烂，更在于它承载着千百年的文化
传承和情感寄托。古往今来，文人墨
客对其赞不绝口，用笔墨绘就了一幅
幅绚丽多彩的烟火画卷。白居易挥毫
写下“繁花似锦满天际，一缕轻烟过水
边”，将白日烟火的淡雅清新与宁静悠
远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是一种超脱尘
世的静谧之美；韩愈笔走龙蛇，“万紫
千红映日开，浓烟滚滚上云端”，以豪
迈奔放的笔触描绘出烟火的浓烈与壮
阔，似有气吞山河之势；李清照浅吟低
唱，“火树银花映碧霄，流光溢彩乐逍
遥”，则满是佳节良辰中的欢快与自
在，洋溢着生活的热情与喜悦。这些
诗词，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
中华文化的宝冠之上，熠熠生辉。

烟花易逝，恰似一场短暂而华丽
的梦境，每一次绽放都是独一无二的
惊鸿，它从黑暗中诞生，带着无尽的光
芒与能量，瞬间点亮夜空，让整个世界
为之瞩目。然而，当光芒散尽，它又悄
然离去，只留下几缕淡淡的青烟，仿若
在轻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荣耀。

烟花大师蔡国强在2008年北京
奥运会上用“大脚印”带给全世界的震
撼，让中式美学在西方艺术面前扬眉
吐气。有人说他的作品是一封写给宇
宙的情书，我说，更像是一封千里游子
的回信，因为他说过，世界的尽头在故
乡。人们看到烟花时欢呼雀跃，在烟
花消失时感到惋惜，但是心情沉淀后
仍感欣然。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美的
震撼，更是努力向上打破黑暗拥抱黎
明的深层次意义。

如今，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烟花
的种类愈发繁多，名字也各具特色，宛
如一个个灵动的音符，奏响新年的乐
章。“金玉满堂”，寓意财源广进、富贵
吉祥，绽放时金色的光芒夺目，如同一
座璀璨的金山现世；“满地珍珠”，颗颗
烟火如同珍珠般坠落，晶莹剔透，在大
地上铺就一条华丽的珠链，象征着生
活的富足与美满；“孔雀开屏”，五彩斑
斓的烟花呈扇形展开，绚丽多姿，如同
孔雀展开华丽的尾羽，尽显尊贵与高
雅，预示着新的一年如孔雀开屏般光
彩照人……每一种烟花，都是人们对
新年美好祈愿的化身。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在这烟火璀
璨的时刻，我们告别过去的疲惫与彷
徨，怀揣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期
待。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心中有暖
阳，不惧岁月长；愿我们能跨越山川湖
海，追寻心中的诗与远方；愿岁月温柔
以待，所行皆坦途，所念皆如愿。让我
们带着烟花绽放时的那份勇气与力
量，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拥抱充
满无限可能的新岁嘉年。

烟花向星辰 所愿皆成真
□张梦伊

小时候看图画书，看动画片，最爱看
孙悟空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时，那腾云
驾雾的样子。他扛着金箍棒，踩着一朵祥
云，云里来，云里去。他总是“嗖”的一声
就飞走了，“嗖”的一声又飞来了，那上天
入地、来去自如的情态，让人浮想联翩。

稍大些，欣赏中国山水画中那些或
飘逸或翻卷的云，总觉得那里面一定有
难得一窥的人间仙境，看着看着便会神
思入定。也许，寄情山水，寄情云卷云
舒，寄情美好向往，是人不可磨灭的
天性。

如果是在晴日，风和日丽，置身一脉
平静的河水或一方平静的湖水边，看天
上的云和水中的云，一看，便可以看上一
两个时辰。云在水上，水在云中，云和
水，以美丽的飘逸，让心绪旷达，让心魂
宁静。千姿百态、变化万千的云，托举着
想象的翅膀，激发着想象的速度，拓展着
想象的空间，它将大千世界林林总总的
存在都包含在莫可测度的变幻中。

飞机上看云，分外壮丽。无论是白
云还是黑云，都是堆积着的，膨胀着的，
汹涌着的。置身云朵之上看云，更为直
观，更加舒朗。云朵之上的天空，蓝得发
亮，是仙境，是天堂，让人深陷其中，不经
意就忘记了呼吸，忘记了自身的存在，恨
不能永远堕入其中。

一朵云，有了色泽，便有了性情，你
想到什么，它便像什么，它的身体里面，
藏着无穷无尽的奥秘，却怎么也揭不
开。一朵云，可以很近，一朵云，可以很
远，人的一生，总有那么一些时刻，拥有
云一样或游离或散淡或幽深的心境。

云是什么，其实我们都清楚，它是江
河湖海的水面，以及土壤和动、植物的水
分，蒸发到空中变成水汽呈现的一种形
态，它反过来可凝结为霜露，凝聚为雨
雾。周而复始，往复循环。

一个人，若是置身云里雾里，往往是
在奇绝的梦境中。在梦中，或是薄薄的
云翳遮住了阳光，或是兀然呈现在眼前
的一片豁亮；或是白云飘飘，或是乌云密
布；或是风涌云动，或是云开雾散……这
一切的一切，何尝不是一个人尘世生活
的映像？

梦中的云，寄寓着缘于生活的快乐、
幸福和欢喜，也寄寓着缘于生活的烦恼、
苦痛和忧伤。

物换星移，世事变迁，不可预料的事
情总在发生，如那梦一般变化万千的云，
倏忽之间，就现于纷扰的尘世了。

就这样，属于我们的生活，毋庸置疑
地处于妙不可言、深不可测的网络云中，
栖息在博大精深的云数据库里。百度
云，阿里云，天翼云，腾讯云……缘于尘
世之间和尘世之外的数量庞大的信息，
在云深不知处舒展，在云涌云动中集
聚。那缘于云端的快捷、便利的服务，那
曾几何时栖息在想象中的云朵，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深入人类凡俗的烟火生活
中，深入人心所向的起落轮回里。

想象中的云朵
□程应峰

出小区南门往东走一百米，是一座
木桥，木桥的东侧有一个20平方米左右
的小广场。广场虽小，却成了老年人的
聚集地。从春至冬，纳凉晒暖，好生
惬意。

去年夏天，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妇
女成了广场上的常客，除去刮风下雨天，
几乎每天都来，随身携带着一个印有“5
元理发”字样的纸牌，坐在广场一角的海
棠树下。在家长里短的闲谈里，她与老
人们逐渐熟络起来。

攀谈中，大家得知，这位中年妇女姓
李，曾经在乡镇上开过理发店。早些年，
李阿姨凭借精湛的手艺、公道的价格，为
自己的理发店赢得了一大批忠实的顾
客。近几年，乡镇上人口外流现象严重，
做生意越来越难了。为了留住客人，她
只能不断压低价格，到头来，算算房租、
人工、水电，根本挣不到几个钱。在与家
人商议后，李阿姨决定把理发的生意做
到县城来。李阿姨是个行动派，说干就
干。实地考察后，她发现这个小广场是
块做生意的宝地。这附近居民区密集，
并且没有理发店，对她来说再合适不
过了。

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大爷给李阿姨浇
了盆冷水：“到县城来？县城里门头房的
租金可比乡镇上高多了。”李阿姨微微一
笑：“老大哥，我就在这附近开一个移动
理发店，理发只收5元，赚个人工钱。”老
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些不敢相
信。先不说移动理发店没有人见过，就
是这价格也低得让人难以相信。

秋天快结束的时候，大家终于见到
了李阿姨所说的移动理发店。广场上的
老人们觉得新鲜，纷纷上车参观。这理
发店虽然是由房车改造的，可是理发的
装备一应俱全。一个洗发池，两个理发
位，理发位中间还有一个放置剪刀、吹风
机、梳子等理发用具的置物架。小小的
理发店，服务项目应有尽有，不仅可以洗
发、剪发，还可以拉直、烫发、染发。

一位上了年纪的阿姨说：“我上次在
别处剪头发花了25元，你只要5元，就在
你这儿剪吧。”李阿姨见状，忙把自己的
第一个顾客让到洗发池旁坐定。不一会
儿，整个理发车上渐渐弥漫开洗发水清
甜的水果香气。洗完头发后，李阿姨拿
起梳子和剪刀，为顾客剪发。伴随着一
阵阵“咔嚓咔嚓”声，黑白相间的碎发顺
着围布滑落到地板上。理发期间，李阿
姨不时向客人询问长短是否合适之类的
问题。理发结束，客人照照镜子，发出满
意的赞叹：“和其他理发店相比，妹妹的
手艺一点儿也不差。”

后来，李阿姨的移动理发店被大家
一致认可，口口相传，店里的客人越来越
多了。李阿姨打趣说：“多亏大家照顾，
我这中年创业也算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李阿姨爽朗的笑声飘荡在小广场的
上空。

这个移动理发店，装载着李阿姨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穿行于人流之中，为人
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增添了一
道温暖的风景线。

5元移动理发店
□郭玉鑫


